
学习是一生的事
洪 日

! ! ! !走下公交车，迎着朝阳，吹
着暖风，我径自走在进村的小路
上。乘坐三站南堡专线，然后步
行 !"分钟到井亭村村委会，这
就是我每天工作的开始。
每每走在村路上，都能远远

地看到飘扬在村委会上空的五星
红旗，那熠熠生辉的旗帜就像灯
塔般始终指引我方向。

我是一名年轻党员，#$!%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还是一名在
读大三学生。由于热心团工作，我
在入学第一年就光荣地被推荐为
入党积极分子，并参加了党校学
习培训。然而，我虽从党校顺利毕
业，却因当学年个人学习成绩没
有达到要求，被延期发展了。
这件事一直让我很苦恼，辅

导员的一席话点醒了我。他说：

“虽然很可惜，对你来说却是一
个很好的教训，也是党组织对你
的一次考验。你要明白学习是一
个学生的本职，不能本末倒置。
学习是一个人一生的事，更是一
名党员毕生坚持的事业。学习得
以立本，锻炼
得以成才。”
从那时起，我
开始深刻反
思，并慢慢学
会在学习与学生工作中平衡，每
天学生工作再忙也要抽出 %个小
时待在图书馆或自习室看书。终
于，我获得了二等奖学金，还被
发展为预备党员，并在那一年获
得了年度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
干部的荣誉称号。而后经历了一
年的预备期，我也顺利转为一名

正式党员。
如今，我是一名在农村服务

了 %年的大学生村官。我的组织
关系转入到了村党支部，我也随
之加入第四党小组开展组织学习
生活。我的身边有许多经验丰

富、思想纯正
的老党员，从
他们身上，我
看到了浓浓的
爱国爱党情怀

和坚定的拥护国家拥护党的信
念，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一名党员
的职责与担当。我不断努力提高
政治理论修养，修正自己思想认
识偏差的地方，并时刻鞭策自
己，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树立科学正确的
三观，并以此为指导应用在学习

工作生活的实践中，不断提高，
不断进步。

“我是一党员，更应献至
诚。个人太渺小，党群才万能。
念我数十年，庸碌愧声闻。今后
几时期，正路在遵循。”这是共
和国的开国元勋陈毅同志在其
《六十三岁生日述怀》的诗中说
的，何况我乎？

眼前的红旗还在风中飘扬，
太阳已慢慢挣脱山的怀抱。我告
诉自己，这就是我来到农村的理
由，这就是我一个年轻党员选择
来到基层的意念与执着———在基
层锻炼，为人民服务。

人的精神

境界是自我追

求和锻炼的结

果。

书法 王朝阳

十日谈
在党旗下成长

孟子选读

沪语评话杨乐郎
江更生

! ! ! !近见本报刊载翁思再
先生的 《“上海评弹”称
谓并不准确》一文，由此
想起了上海评弹界一位异
数人物，那就是在书坛上
用上海话开讲历史故事的
评话前辈杨乐郎。
!&"' 年笔者读高中
一年级时，曾在上海
西藏中路中百一店对
面的新成书场听过他
的评话 《列国》，同时献
艺的另外三档为：朱小
祥、李娟珍的 《啼笑因
缘》、金声伯的 《七侠五
义》和金月庵、金凤娟兄
妹的 《玉蜻蜓》。杨乐郎
用一口流畅的沪语说书，
起先让我感到诧异：怎么
不用苏白，后来便越听越
入神，忘记了方言的迥

异。他的说表清脱，不时
地穿讲文史知识，所放的
噱头贴近生活，犹如相声
中的“抓现哏”，甚解人
颐，听的人并不觉得他在
以苏州话为主的书坛上用

上海话说书有什么扞格之
感，从中可以想见其评话
艺术的迷人魅力了。

听家里的老一辈人
讲，杨乐郎当年是沪上广
播电台的名嘴之一，开讲
《空谈》节目，很受上海
市民的欢迎，因而还形成
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歇后
语：“杨乐郎———空谈”。
后来，有一次在评弹

老艺人周燕雯老师的府
上，获识了年逾八旬的评
话前辈沈东山先生，他是
韩士良的高徒，与杨乐郎
熟稔。蒙他见告，才比较
详细地获悉了杨乐郎从艺
的经历。
原来杨乐郎，并非是

他的真名，而是艺名。他
本名程天程，生于 (&)!

年，上海金山人，居住沪
渎董家渡路“小桥头”一
带，家境小康，曾毕业于
清心中学 （今市南中学）
与某大学。自幼爱好文
艺，尤喜独角戏，曾随滑
稽艺人程笑飞等出演过堂
会，后被父母发觉拖回学
校就读。他大学毕业后投

身广播界，当时上海私人
电台众多，杨乐郎的一档
节目叫 《杨乐郎空谈》，
“空谈”二字一语双关，
既有空中电波谈话节目之
意，又有“说了也白说”
的调侃味道。他在播
音时借故事发泄对社
会不公的愤懑，鞭挞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等，活像半个多世纪

后才出现的“海派清口”，
排起辈分来，他该是周立
波的先贤呢。他还写过 *

集 《洋泾浜猎奇录》，这
是纯用沪语写作的杂文集
子，作者别出心裁地创造
出两个代词“子码”与
“牌头”代替男士女郎，
由于内容嘻笑怒骂，个别
词语有“咸涩”之嫌，解
放后曾一度被禁，据现今
观念衡之，似也无甚大
碍，笔者曾在上海旧书店
觅得过一本。
上海解放后，私人电

台取缔，杨乐郎便由上海
故事改进协会成员身份转
入上海评弹改进协会。据
说，起先曾因他不会苏州
话但用沪语开讲而遭拒。
他引经据典，据理力争，
陈述“评话”并非苏州一
家独有，操各地方言均
可，如扬州及京津北方等
地皆有评话，说评话的祖
师爷柳麻子（敬亭）就不
用苏白说书，在海纳百川
的春申，沪语评话理应有
一席之地云云，最终被允
入会。后以 《吴越春秋》

为蓝本，自编《列国》蜚
声三尺书台，也算是一位
独树一帜的评话演员了。

杨乐郎在上世纪 "+

年代后期即匿迹书坛，直
到 !&,& 年以后才重返艺
苑。当时，他加入了属原
南市文化局代管的“南风
曲艺团”和“春江沪书
团”，仍以沪语评话 《列
国》《十五贯》等款飨听
客。因其故事娓娓动听，
噱头时尚蕴藉，甚受听众
追捧。他在原黄浦文化馆
屋顶花园开书，几乎场场
爆满，在无锡等地也都是
每场座无虚席，台下更有
不少曲艺界同行，专门闻
讯前来聆听取经，学他穿
插的大小“扑落”（英语
电器插头的音译，滑稽界
术语，指大小“噱头”、
“包袱”）。于此，也可见
其书艺精湛之一斑了。

印坛巨匠陈巨来先
生，是位超级评弹迷，见
晚年的杨乐郎历尽坎坷、
身患肺气肿，说书困难，
于是向有关部门陈情，并
力荐他进入上海文史研究
馆。杨乐郎终于在 )&-%

年 )月受聘入馆，成为以
评话演员身份兼任上海市
文史馆馆员的第一人。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A24
2016年6月2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祝鸣华 编辑邮箱：zmh@xmwb.com.cn

我
从
东
区
来

许
云
倩

! ! ! !梦醒时分，我感觉自
己的眼角是湿润的，不敢
抬头离枕，怕丢失了那个
梦。梦中，我家那个小园
子的戗篱笆被暴雨冲散

了，满地的花草、攀藤的瓜果一片狼
藉。心痛的感觉，明知是梦，还是延续
了长时间。在梦昭示给我的潜意识中，
儿时的大院，是我出发的起点，给我烙
下一生难以涂改的文身。

一个朋友看了我写过的一篇文章
后，告诉我一件往事。当年，她初次踏
入男朋友的家，男友母亲问了她一句：
“你家住大杨浦还是小杨浦？”她顿时窘
迫到脸红，怯怯地反问：“什么
是大杨浦，什么是小杨浦？”外
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一问一
答间包含了多少攻守进退和上海
的区域文化差异。其实，直到今
天，我也不知什么是大杨浦什么
是小杨浦。但这家女主人提问的
方式和语气，显然已经是在表露
她对女孩子家庭出身的不满，一
种上只角居民对下只角居民居
高临下的优越感，女孩子即使没
被她吓退，至少在气势上已经成
为她的手下败将了。后来她们也
确实没有婆媳的缘分，但这个问
题一直是女孩心底的一小片阴影，直到
她有一天真正强大了，才当作笑谈与我
分享。
生活在军工路，当年已是市区最边

缘了。我们并未觉得有什么缺失。我的
多数二院小朋友，父母都来自全国各
地，很少去市中心，难得出去便说：
“到上海去！”而我们家，因为每月要去
探望四位老人，所以对于上海中心城区
的文化并不陌生。中午在外婆或奶奶家
吃好午饭，父亲通常就坐不住了，要去
同学或朋友家串门，通常又喜欢带着
我。于是，我跟着父亲去静安新邨他的
同学家。有时又去父亲另一位同学的父
母家，长江公寓———很多年以后才知
道，当时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还住在那
里，而张爱玲也曾住过 .+)室。上海人
家的规矩，有孩子来作客，不能干坐着
的，有时是一块放在碟子里的简砖（简
易包装的冰淇淋），有时是一碗馄饨。
长江公寓的柳家阿婆一般拿只钢宗镬子
到黄河路上买生煎给我吃，我坐在她家
窗边，能看到她在马路对过楼下排队的

身影。不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安静地听
大人说话。说的都是些有别于我们家属
大院平时的话题，尽是些奇奇怪怪的
事。有一家人家，大概是父亲的朋友，
男主人喜欢玩电影胶片和放映机。我在
他家看过小电影，是个新闻纪录片，庄
则栋率团访问哪个国家。外婆家在三角
地菜场附近，有时会听说些弄堂里的家
长里短，但因人小，一点也没兴趣。倒
是暑假常住奶奶家，奶奶家在杨浦区比
较热闹的地方，邻里间故事多些，有一
次不知为何，隔壁弄堂的一个姑娘跳井
了；没事时，邻居家的婆婆数落媳妇的
种种不是，让我多少感受到了上海的市

民文化。但总还是一个旁观者，
隔着一层间离的薄纱。
屈指数来，我搬离沪东的时

间已经超过了住在那里的时间，
但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在年少时早已铸成。记得很多年
前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事在
办公室给几个年轻人介绍对象。
女孩是我父亲单位的助教，男孩
有好几个，有的是单身的，有的
是一起来玩的，尽量不想搞成一
个俗气的相亲，只当作是年轻的
朋友来相会。后来女孩说她比较
中意在媒体工作的一个朋友，他

们也有过一次约会，随后就不了了之
了。我听男方说，因为女孩有出国打
算，而他没有，就此别过。我和父亲谈
起此事时，说起其中另一个复旦子弟倒
是全家除他之外都出国了，他肯定迟早
也要出国的。父亲有次告诉了助教，助
教责怪道，你们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
诧异，她也太直白了，找寻另一半不是
该看两人是否有共同的生活理念和共同
语言吗？怎么以能否出国作为唯一的前
提呢？虽然当时出国似乎是一件让人非
常骄傲的事情。
中年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对于

中心城区的市俗标准、市井文化多了几
份理解，我的那个杨浦的朋友，背负了
多年大杨浦小杨浦之阴影，今天，对我
说，终于跟自己和解了！那么我想说，
我和上海主流的西区文化也和解了，但
那层薄纱依然还在。喝杨树浦自来水厂
的水长大的人，身上终是带着东区的泥
土气和青草味。
（本文为许云倩散文集《东区故事》

后记）

!何必曰利"

白子超

! ! ! ! !王"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

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全书开头，载孟子谒见梁惠
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辞长
途辛劳前来，将会给我的国家带来
很大利益吧？孟子回答的第一句话
即如上所引：大王！为什么一开口
就说利益，只要有仁义就行了。
紧接着，孟子精辟地分析了不

讲仁义只言利之害：君主只想怎样
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只想怎样
才对我的封邑有利，士人和平民只
想怎样才对我的生活有利；这样，
上上下下互相追逐利益，国家就陷
入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
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
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
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
家，杀掉国君的，一定是
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大国
里有一千辆兵车，在一个中等国家
里有一百辆兵车，不能不说已经很
多。但是，如果把道义扔在一边，
而重视利益，那么不夺取更大利益
是不会满足的。没有讲仁德的人会
遗弃父母的，没有讲道义的人会怠
慢他的君主的。大王您只要讲仁义
就行了，为什么要说利益呢？

孟子以仁政为原则，所以要求
国君保民、安民、富民、教民，而不能
追求自己的利益。延续了两三千年
的封建社会，君主嘴里的国家利益
其实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因为他
们的意识或潜意识里，都是“家天
下”和“朕即国家”。也就是说，
他们等同于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梁
惠王“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一出
口，孟子马上本能地感到了梁惠王

的私心、私欲，而义正辞严
地提出了仁义与利益之别。
司马迁说：“余读孟子

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
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
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
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子罕言利”，在
《论语》子罕篇，“放于利而行，多
怨”在里仁篇。孔子很少谈利益问
题，反对放纵地追求利益，认为那
是“怨”的根源。司马迁对“原”

有所发挥，指“乱”，关系到国家
的根本。而孟子用的是“危”。
然而，不难理解，孟子的话有

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仁义也
好，利益也罢。都有明确的指向。
如果梁惠王不说“利吾国”，而说
“利吾民”，那么孟子的话大概就是
另一番模样了。就是说，讲民众利
益，孟子不仅不会反对，而且会大
加赞扬。前文“制民之产”“勿夺
其时”“薄其税敛”，孟子说的不
正是为民谋利吗？因此，倘若上升
到学理层面，不能说孟子只取仁义
而去利。而从汉代董仲舒开始，便
曲解了孟子的话，认为孟子只要仁
义不要利。两千年来，绝大多数儒
生讳言利，乃至不分合义之利与不
义之利、公利与私利、民众之利与
统治者之利，实在是很偏颇的。从
战国时期开始的义利之辩，是中国
思想史上一个重大题目，如今已有
全新的认识。甚至可能已经矫枉过
正，太强调利益了。
一切均以利益权衡为准绳，那

岂非一个利欲熏心的世界？当政治
家们、企业主们以及形形色色的人
们，抛去仁爱与道义，一味大讲特
讲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
“怨”“乱”“危”已经相伴而来！

静安诗草
菩提达摩 朱培正（美国）

面壁嵩山传慧种* 七宗共祖益千年+ 云门一字经

文简* 临济双支法学渊$ 秋月江中寰宇小* 春花蕊上

大千全$ 众生普渡勤耕作* 得失无心即是禅$

偶 忆 张永东

虚掷华年五十春* 髫龄欢乐最天真$ 蛙鸣漫野繁

星夜* 林雾弥川旭日晨$ 滚滚铁环飞蹊路* 淙淙山涧

戏游鳞$ 无忧岁月换残梦* 将伴斜阳入暗尘$

断 碑 徐 炜

没草残垣落晚晖* 前贤意气久相违$ 曾随凿凿明

今古* 岂为汹汹易是非$ 幸有荒苔存半字* 断无完璧

立千围$ 初升又是当时月* 独向人间说去归$

再读!舌战群儒"

赵全国

! ! !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见诸葛亮以三寸不烂之舌
战胜了许多儒生，大感快意。这些儒生都才高八斗，没
一盏是省油的灯，他们轮番向孔明激烈发难，可是只有
张昭还对抗了几句，其余的基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应该说，诸葛先生是有幸的，他舌战的对象是知

书达理的儒生，
他们都有君子之
风。这些儒生的
观点也不是没有
道理，联蜀抗魏

确实要冒极大风险的，但他们毕竟是讲理的儒生，虽然
只交锋了一个回合，便自愧不如，知趣地默然退下。相
反孔明倒有些欠厚道，与陆绩辩论时，他说实质问题前
先坏笑着调侃：“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原来
陆绩幼时曾在袁术处偷了三个桔子，想孝敬母亲的，没
想这么多年后给揪住了小辫子。好比跟人辩论，开口
就问：“哈！您不是当年在幼儿园里偷了小朋友棒棒
糖的阿三头吗？”不等切入正题，对方就气馁了。其
实，陆绩很可以为自己的孝心辩解，他怀桔的事迹后
来是上了《二十四孝》的。

难道君子都出在古
代？遂又揣想：东吴也未
必集中了那么多君子，如
果诸葛亮碰上的不是自重
身份的儒生，而是死缠烂
打的泼皮牛二式的角色，
他手中又无有杨志的宝
刀，那回书该怎么写呢？
我现在坚决相信，那

“舌战群儒”的精彩场面
只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
目的是突出诸葛亮的大智
慧，诱惑如我当年那样的
懵懂少年读着大呼过瘾。


